
第一章 末世來的異能者

「可憐見的啊！我的葉子，年紀輕輕就這麼去了，讓我和她爹怎麼活啊！這事可

不能就這麼算了！」

「你們、你們這是……」

「石婆婆，怎麼說我家葉子也是因為嫁給你們家大柱才沒了的，妳看看，我好端

端這麼一個丫頭，妳總得給我們些補償吧，葉子可不能就這麼白走了啊！」

許葉模模糊糊的，又覺得冷又覺得吵，她試圖抬手想捂耳朵，卻怎麼也抬不起來，

煩躁極了，不耐煩地睜開眼睛，對上了頂上破破爛爛的木架子，角落還結著一大

張蜘蛛網。

啥呀？

許葉摸不著頭腦，身上突然有了力氣，一下子坐起來，倒將邊上站的一個小蘿蔔

頭嚇了一跳。

外頭還在哭天喊地不停歇，許葉也沒聽懂他們在吵什麼，先被自己的處境給弄懵

了。

這是什麼鬼地方？

坑坑窪窪的地，斑斑駁駁的牆，搖搖欲墜的門，還有不斷灌進來的寒風。

許葉打了個哆嗦，看到前面警惕地看著她的小男孩。看樣子不過四五歲，穿了件

破布似的衣服，小臉有些髒汙，一雙眼睛倒是黑亮，有些凶勁兒。

看著他身上的衣服許葉起了疑，低頭往自己身上一看——哎，紅彤彤的嫁衣，濕

噠噠地貼在身上。

我說怎麼這麼冷呢……

許葉迷迷瞪瞪的將床上的薄被子團吧團吧往身上裹，聽著外面還在吵，煩得不行，

站起來就往外走。

小男孩杵在原地沒動，看著許葉一把拉開了門。

「吵……」才吐出一個字許葉就啞了，喉嚨痛得不行，可手上突然一沉，破舊的

木門頂不住她這麼一拉，半邊門倒了。

許葉手一鬆，半扇門板就落到地上，她震驚地看向自己的右手，凸起的五個指骨

上方，不同顏色的喪屍晶核正閃爍著耀眼的光。

這不是基地研發出來的五行手套嗎？怎麼變成這樣了？

許葉驚疑不定地看著自己的右手，喪屍潮來臨前，基地的研究人員鑽研許久，將

力量系晶核磨碎，融入最柔軟又堅硬的金屬之中，又在金屬上設計了五個空穴，

製成手套的樣子，也稱之為五行手套。

只要將不同屬性的喪屍晶核鑲嵌在空穴上，異能者就可以調動晶核中的能量為自

己所用。

拿到手套後不久，基地被喪屍包圍，許葉只記得自己的脖子被喪屍狠狠撓過，醒

來就到了這裡。

可現在，五行手套似乎和她的右手合而為一，而且只有她能看到五行手套！

「葉、葉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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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間穿著花襖子的中年女人看著她傻了眼，邊上一個漢子還有一個少年也一併

呆住，還有個頭髮花白的婆婆拄著根拐杖，慢騰騰地轉過了臉。 
「妳、妳、妳沒事兒啊？」女人結巴地說道。 
明明扯著嗓子嚎哭了半天，面上卻不見淚，甩開身邊兩人的攙扶就跌跌撞撞地朝

許葉走來，一把抓住了她的右手，還搓了兩下，完全不像是能看到五行手套的樣

子。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許葉後退了一步躲開女人的手，拿不准情況便抿著嘴沒開

口。 
「葉子啊，受委屈了吧，不然好端端地怎麼就投了河呢！是不是石家小子對妳不

好？妳跟娘說，娘給妳做主！」女人訕訕地收回手，抹了把臉嚷道。 
許葉皺著眉，腦子突然疼了下，想起不久前她看過一本叫做《冷酷太傅和他的嬌

氣落跑小公主》的書，裡面的大反派叫做景澤安，而回憶大反派童年往事時，一

筆帶過的小叔叫做景時玖，而景時玖那剛過門就投河自殺的小娘子，就叫許葉！ 
所以……剛才在屋裡見到的那個小男孩，就是書中未來的大反派，景澤安？ 
她居然沒死，還穿書了？還穿成了炮灰中的炮灰，連名字都只在全文中出現過一

次！ 
許葉飛快地梳理著記憶，原身本是近海村裡一戶普通農家的小女兒，上頭有兩個

姊姊均已嫁人，下面還有個小弟，大概就是現在扶著那中年女人的少年。 
許家三個女兒，樣貌均是一等一的好，挑了爹娘的好處長，其中最為出挑的還要

數原身。可原身作為第三個女兒最不討爹娘歡喜，長久下來就養成畏畏縮縮的性

子，整日低著頭，略有些枯黃的長髮將臉遮擋了大半，說話也細聲細氣的，日子

久了，村裡人就對她沒什麼印象了。 
石婆婆不知怎的瞧上了她，要將她說給自己喪妻多年的孫子石大柱。 
石家在村尾，除了瞎眼的石婆婆偶爾坐在門口曬太陽，幾乎沒人見過他們家其他

人。 
那石大柱總是摸黑進出家裡，村裡人只知道是個個子挺高但不愛說話的男人，妻

子似乎是難產的時候沒了，留下一個男孩，今年四五歲的樣子，卻從沒見過他出

門。 
陶大娘看上石婆婆的聘禮，一口答應下來就急著要將原身嫁出去，原身自然不願

意，哭鬧了幾日被鐵了心的爹娘關進了柴房，成親那日給她穿上大姊的嫁衣送進

了石家，原身連石大柱父子的臉都沒見著就跑出去投了河。 
因著石家位置偏，好半天才讓人救上來送回石家，大夫看過後說沒氣兒了，讓人

準備後事。 
而原身嚥了氣，殼子裡換了個人醒了過來。 
結合陶大娘的性子還有她剛才說的話，許葉琢磨著她定是想再撈一筆好處。 
「行了，人都醒了，散了吧。」石婆婆用拐杖敲了敲地，聲音不大，語氣卻很堅

決。 
「那不成，看葉子這小臉白的，可不得好好補補，可憐娘拿不出銀子，哎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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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大娘眼珠一轉不肯走，又嚷嚷起來。 
原身是個唯唯諾諾的性子，十幾年來也就為著成親這事反抗過她娘，因此許葉現

在也不敢多說話，怕被家人瞧出端倪。 
「我說散了！」 
石婆婆拿起拐杖一揮，她看不見，手上自然沒數，嚇得陶家兩老還有那小子都蹲

下避開。 
「那葉子，娘明天再來看妳啊！」陶大娘喊了聲，一手扯著丈夫一手扯著兒子灰

溜溜地跑了。 
等踏出石家大門，陶大娘才啐了一口，「沒想到這丫頭命大，不然還能從石婆子

那弄點銀子使使。」 
「娘，三姊在不更好嗎，以後也能幫襯著咱們家。」那半大小子不在意地說。 
「也對，還是我們茂兒看得遠，走，回家！」 
三口人走遠了，院子裡，許葉眨眨眼，聽到石婆婆朝著她的方向說了句—— 
「外頭冷，妳進屋待著吧。」 
說完，石婆婆就拄著拐杖往院外去了，拐杖點地，走得很穩當。 
許葉等她出去又回到破屋，藉著梳妝檯上昏暗的銅鏡，飛快地看了眼自己現在的

樣子。 
和前世的她有八九分相似，卻將五官中的明麗發揮到了極致，柳眉彎彎，雙瞳翦

水，瓊鼻挺立，丹唇列素齒，只是膚色稍黑了些，皮膚也粗糙了些，身上的嫁衣

更是黯淡了些，將那抹豔色壓了幾分。 
村裡誰人不知，許家長得最好的便是幾個姑娘，盡揀爹娘的好處長，那唯一的兒

子和姊姊們一比，只能說是相貌平平了。 
原先在屋裡的景澤安不知去了哪裡，許葉也不在意，正好想弄明白手上的五行手

套是怎麼回事。 
她握拳又鬆開，反覆幾次後試著用右手抓住了地上的門板，只覺輕如鴻毛，她有

一種只要用一點力就能將門板捏碎的感覺。 
許葉又換了左手，果然肌肉都繃緊了也只將門板稍稍提起來一些。 
咦？許葉攤開兩隻手瞧了瞧，隨後從門邊的凹陷處撿起一顆小石子，兩指稍一用

力，石子就變成了粉末，從她指尖飄落了下去。 
原本五行手套的金屬中蘊含的力量系晶核，也融於她的右手了！ 
左手無縛雞之力，右手卻可倒拔垂楊柳！ 
許葉又依次試了一下手套上五系晶核的能量，均能隨心調動，只是被她玩了幾次

之後五顆晶核的能量耗盡，晶核就化成了灰。 
她閉上眼睛，心念一動，便感受到了自己的空間，大概五十立方公尺左右，堆滿

了各色亮閃閃的晶核。 
他們隊伍裡有三個空間系異能者，儲存物資完全不愁，隨著隊伍逐漸強大起來，

七級以下的晶核對他們實力的提升都失去作用，可平常收集最多的還是這些低級

晶核，大部分便都放到了許葉的空間裡，在五行手套出現以前，七級以下的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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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毫無作用。 
沒想到她不僅戴著五行手套，連這數不清的晶核也跟著她一起來到了這個新世界，

她的五行手套可以無限續航了！ 
將一小把晶核從空間中一會取出一會放回，又拿著屋子裡的東西實驗了下，許葉

才確定她的空間系異能也出現了一點兒變化。 
無法調動空間的力量進行攻擊，只剩下了這方可儲存的空間，而且只有晶核可以

自由進出，其他的東西就算許葉怎麼努力都沒辦法放進空間中。 
不過……看看自己所處的空房子，許葉一囧，她也沒有什麼物資需要儲存。 
給右手換上新的晶核後，許葉從床上翻出一個破舊的包袱，根據記憶，這就是她

從許家唯一帶過來的東西了。 
將倒下的門板卡在門框的位置，許葉正打算拉上另外半邊門，就瞧見景澤安又走

了進來。 
未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大反派，眼下沉默寡言，眼神警惕。 
許葉正想說點什麼，突然發現光線暗了些，一抬頭，看到門邊站了個高大的男人。 
哎，炮灰，哦不，便宜夫君來了！ 
站在那裡的男人個子很高，將光線擋了大半，不算太冷的天氣，竟裹得比許葉還

厚實，話還沒出口先咳嗽了兩聲。 
許葉看著他走近了些，景澤安便一溜煙站到了他身後，只露出半邊臉盯著她。 
「妳……」景時玖的聲音很輕，像是風一吹就要散了。 
許葉撓撓手不吭聲。 
「妳身子……沒什麼大礙吧？」 
許葉搖搖頭，默默腹誹，覺得這句話應該還給他才對。 
「那就好。我知道這婚事……是我對不起妳。妳放心，我一定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景時玖摸著景澤安的腦袋，不緊不慢地說著，聲音和緩。 
因著背光，許葉沒看清他眸中的驚疑與厲色。 
「沒事，先這樣吧。」她不在意地擺擺手，照目前收穫的資訊來看，原身那一大

家子可不是好相與的，而且這身體又換了個芯子，為了不被娘家人發現，倒不如

留在石家來得好。 
「你……」許葉一時不知該如何稱呼，讓她叫「夫君」是絕對叫不出口的。 
「妳叫我時玖就行。」景時玖毫不掩飾地看向她的眼睛，不肯錯過她一絲一毫的

表情變化。 
許葉：「……」原來書中的定王爺這麼單純的嗎？直接就撂了名字出來？ 
許葉裝作狐疑地問：「十九？小名嗎？你上頭有十八個哥哥？」 
景時玖輕擰了下眉，說：「不是，只是小名而已。妳先休息吧，小安，走了。」 
許葉看著爺兒倆離開的背影，撓撓頭，先過去拉上門才靜下心思考起來。 
《冷酷太傅和他的嬌氣落跑小公主》這本書，主要講的就是月國太傅、月國公主

還有景國君主三人之間的愛恨糾葛，景國君主景澤安是書中最大的反派角色，現

在才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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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葉所處的時間點在所有劇情發生之前，景澤安那段只有寥寥數語的過去。 
因皇位之爭，景澤安跟著小叔景時玖逃亡至近海村，隱姓埋名，頂替了村裡瞎眼

石婆婆的孫子石大柱和重孫子石安的身分。 
景時玖娶了原定要嫁給石大柱的許姑娘，但許姑娘才過門就投河自殺了，景時玖

又病重不良於行，耗盡心神暗中謀劃，用了半年的時間清剿大皇子一黨，助太子

登基，派人護送景澤安回京後就因病逝世在近海村。 
又半年，景澤安的父母先後去世，外戚奪權，天災頻發，近海村遭海嘯又遇饑荒，

這個給過景澤安許多溫暖回憶的村莊，逐漸成為了荒村。 
而這顛沛流離的過去造就了景澤安孤僻狠辣的性格，他登基後以雷霆之勢吞併周

邊國家，在遇到月國公主後將其視為白月光，和月國太傅不斷爭搶，最後落敗於

太傅的聰明才智之下，國家也被吞併。 
可以說，景時玖就是書中的炮灰，作為他的娘子……好像還不錯啊？ 
未來反派景澤安，半年後就會被景時玖送回帝京，而病弱夫君景時玖也將病死在

近海村。 
也就是說，半年後她就自由了！ 
這半年按照書中的劇情，景時玖必定忙於權力鬥爭無暇顧及她，她也等於是自由

的，而且近海村的海嘯要一年後才會出現，她有足夠的時間來打算。 
和末世相比，這裡的生活條件已經好得多了啊！ 
既然上天讓她重獲新生，既來之則安之，從今天起，她就好好地做許葉吧！ 
許葉呼出一口濁氣，想清楚後覺得神清氣爽，只是嗓子還有些乾澀，暗處桌子上

放著套茶具，壺中有水，只是早已涼透，她也不嫌棄，咕咚咕咚喝了兩杯下肚才

解了渴意。 
身上的嫁衣還帶著潮氣，不曉得這副身子底子如何，未免遭罪還是該把衣服換了。 
包袱不大，裡頭整齊地放了幾件洗得發白的衣裙，樣式普通，有幾件明顯大了許

多——那是原身大姊穿剩下的，最底下有一塊包好的帕子，打開後是十枚銅板。 
許葉將那幾件不合適的衣服放到一邊，找出一套粗布衣裙換上。肚子「咕嚕」了

一聲，許葉將思緒從回憶中抽出來，摸了摸肚子。 
她好像從昨晚就沒吃什麼東西了，爹娘怕她跑，將她關在了房裡，早上也是匆匆

忙忙的將她嫁過來。 
眼看快中午了，院子裡還是靜悄悄的，許葉無聊地又坐了會才推開了門，當然，

是好的那一邊，被弄倒又扶回去的那一邊只是勉強卡在那裡，動不得。 
石家住得偏，也沒什麼左鄰右舍，這附近就只有他們一戶人家，地方倒是大得很。 
許葉到處亂轉的時候，另一邊，景時玖帶著景澤安進了門就忍不住咳嗽起來。 
心口處的傷依舊抽疼，手腳都沒有什麼力氣，喉嚨泛起的癢帶動胸腔震動，整個

人都湧起一陣疲憊。 
「小叔，小叔！」景澤安抓緊了他的衣袖，關切又害怕地看著他。 
「……小安。」景時玖緩過這一陣，撐著桌子坐了下來，看向景澤安，語調平緩

卻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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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澤安明白過來他的意思，咬著嘴唇，叫了一聲「爹爹」。 
「嗯，去看書吧。」景時玖摸摸他的頭，讓他去窗前的書桌邊坐。 
景澤安一步三回頭，見景時玖一直含笑看著自己才略略放了心，爬到凳子上坐下，

翻開了一本薄薄的書。 
景時玖等他專注下來才收回目光，悶咳一聲，輕輕抬手撫了下嘴角，毫不在意地

將指腹上殷紅的血跡緩慢地擦到深色的袍子上。 
他抬眼往遠處看，目光似乎要透過門板去看那個才過門的小娘子。 
太奇怪了，明明……她應該早已嚥氣的。 
景時玖驚疑不定地撫著右手虎口處的一道疤，將從自己醒來到現在發生的事情又

捋了一遍，從小娘子推開房門的那一刻起，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這會帶來什麼

變化嗎？ 
說來蹊蹺，這已經是他第七次從這張床上醒來了。 
第一世，大皇子奪權，太子被軟禁，他帶著侄兒受到追殺，隱姓埋名躲在海邊小

村，重病纏身，一邊教養侄兒一邊暗中謀劃，將侄兒送回京就病死了。 
第二世，他吸取教訓更快地重組勢力，暗中襄助太子，送回侄兒，卻在準備離開

近海村的前一天遭遇山崩，雙腿被壓斷，不久後在上一世的同一天病死。 
第三世、第四世……此後的每一世皆是如此，或是刺殺或是中毒，不論他準備得

如何周全，最終總是纏綿病榻，不甘地死在近海村。 
他以為自己就要陷於這無限的迴圈中，可這一世好像有些不一樣了。 
前幾世，那個素未謀面的小娘子投河自殺後，便以石家媳婦的身分下葬，她那難

纏的娘家還討了不少銀子回去，卻從未去祭拜過那小娘子一次。 
可這次醒來，那小娘子卻生龍活虎地，看過來的眼神像貓兒似的機警又防備，他

沉寂的心短暫地躁動了一下又平靜下來。 
這會是他的轉機嗎？他的命運會發生變化嗎？ 
心口處的傷又疼起來，傷口大概裂開了，可又不好當著景澤安的面換藥。 
不論那小娘子有多蹊蹺，眼下的當務之急還是照前幾世的路子先將大皇子解決了。 
景時玖捏緊拳頭緩過了疼，才站起來走到書桌邊，拿了張紙執筆寫下幾行字，捲

好後交給景澤安，「小安，去把這個交給賀叔叔。」 
賀東是他暗衛隊的首領，拚死護著他們到了這裡，傷了一條腿，每一世都對他忠

心耿耿，絕無二心，現在的身分是村裡一個獨居大爺的遠房侄兒。 
景澤安點點頭，推開門出去了。 
 
 
從屋子裡出來，許葉左右看了看，隨後推開了幾間空房，當然，用的是左手。 
不像晶核內的能量需要意念才能調動，力量系異能融於她的右手，完全不受她控

制，剛剛換衣服的時候都險些將好端端的衣服給扯壞了。 
她並不熟悉力量系異能，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適應和學習如何掌握右手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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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葉所在的這間似乎是正房，左右房間都空著，剛剛沒看錯的話，定王爺景時玖

和小反派景澤安似乎住在左手邊的第二間屋子，石婆婆大概住在右手邊的第三間。 
走到拐角處的一間屋子光線有些暗，許葉沒看到門上的鎖，又一時不慎忘了換手，

就用右手「輕輕」推了一下。手上感覺到微不足道的阻礙，與此同時，許葉眼睜

睜看著一把斷裂了的鎖「噹啷」落在自己腳邊。 
闖禍了！許葉彎腰撿起鎖，試圖將鎖重新掛回門上，卻突然被門內的光線晃了眼。 
掛鎖頭的功夫，她不經意瞥了眼，立刻瞪大了眼睛，差點把手上的鎖頭捏碎。 
門只開了一條縫，闖入的光線映照到牆上，將滿滿一牆面的金條照得熠熠生輝。 
這是石家的金子還是景時玖的金子？ 
許葉躡手躡腳地關好門，轉身思考著，書中並沒有描寫到景時玖和景澤安是如何

頂替了石家人的身分，也未對石家有多少著墨。 
難道是……殺人滅口？嘶—— 
許葉先將疑問放在了心裡，又連續打開了幾間空房才找到做飯的地方。 
廚房意外地不算太空，米缸是滿的，櫃子裡各種五穀雜糧都堆了不少，有一些甚

至已經被蟲蛀發霉，牆角的缸裡還有一塊豬五花，虧得是天氣涼才沒壞。 
記憶裡，近海村靠海吃海，飲食以海鮮為主，收入也全靠賣海貨，肉、菜和糧食

都比較昂貴，像石婆婆家裡的這些存貨，可不是一般人家能見到的。 
石家到底是做什麼的？還是……這都是景時玖的人準備的？ 
許葉想了想，拐出門，問了石婆婆她能不能用廚房裡的東西做飯。 
「妳隨意便是，不用來問我。」石婆婆看著遠方，輕聲回答。 
「還有，拐角那個屋子的鎖壞了，您看……」許葉嚥了嚥口水，仔細地看著石婆

婆臉上的表情。 
可石婆婆連眉毛都不帶動一下，姿勢半點沒變，說：「換把鎖就是，跟我說什麼？」 
她應了聲，一邊往回走一邊思考，雖說石婆婆目不能視，可她的孫子和重孫子都

換了個人，她是真不知情呢還是假不知情呢？ 
許葉越發覺得這個頭髮花白又目不能視的老婆婆神祕起來，想得腦子打結，等走

到廚房才甩甩頭，清空了思緒。天大地大，吃飯最大！ 
許葉拿起五花肉掂了掂，一瞬間腦海中閃過無數道美食。 
紅燒肉、回鍋肉、小炒肉、蒜泥白肉……饞！ 
天曉得自從末世來了之後，她已經多久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了，不過食材有限，

還是紅燒吧！ 
又翻出來幾個乾辣椒，八角什麼的倒是沒有，不過也算湊合。 
外頭的水缸是滿的，許葉瞧了瞧，應該是用來喝的，上頭有蓋子壓著。 
廚房裡有兩個灶臺，許葉打算一個做飯，一個燉肉，剛好。 
她用盆子舀了些米出來，將石婆婆還有那父子倆的份都算上了，才拿著盆子去淘

米。 
院子角落種了一株很大的不知道什麼樹，許葉也不嫌麻煩，一趟一趟地將淘米水

都倒在了那裡，權充澆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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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淘好的米和水一併倒進鍋裡，蓋好鍋蓋，許葉想了想，決定先將肉切好再起火。 
豬五花沉甸甸的，可能有兩斤多，反正天氣冷不怕壞，而且許葉原先飯量就大，

雖然換了個身體不知道胃口怎麼樣，但現在許葉覺得她餓得能吞下一頭牛，所以

還是有備無患全做了為好。 
習慣性地右手拿刀，左手拿肉，結果一刀下去，肉切開了，砧板也切開了。 
許葉：「……」 
換了左手拿刀，就著被劈成兩塊的砧板，許葉艱難地將五花肉切成了小塊，感覺

比殺喪屍還累。 
洗手的時候，許葉認真考慮了一下是訓練自己做左撇子快，還是訓練右手的力量

控制快，顯然還是她肚子餓得快。 
甩甩手上的水，許葉決定先生火，填飽肚子再考慮別的問題。 
要說原先她是絕對生不來火的，但在末世什麼瓦斯爐電磁爐都沒法用，她也慢慢

學會了生火的法子，只是…… 
找到的柴火都潮乎乎的，不曉得是才砍了沒多久呢，還是前些日子下雨柴房漏了

水，許葉費了好大力氣，火苗都弱弱的。 
好不容易將煮飯那邊的灶臺升了起來，屏住呼吸看了會火苗，估摸著能挺住了，

許葉才小小地鬆了口氣，一屁股坐在了小矮凳上。 
剛才火滅了好幾次，她又餓又累，現在就有些放空，發呆的時候，突然瞧見了自

己手上的五行手套。 
傻了這不是，她都能調用火系異能了，還苦哈哈在這裡生火！ 
許葉抽取一絲火系晶核的能量，聚成一顆小火球丟進了灶膛，果然在異能的加持

下，灶膛裡的火焰熊熊燃燒了起來。 
準備做菜的那個鍋裡，洗鍋留下的水被燒乾，發出「呲呲」的聲音，許葉急急地

站起來，先出去舀了一大盆水倒進去。 
五花肉要先焯水去腥，她沒能找到薑，便只倒了些酒進去。 
火勢旺，鍋裡的水很快沸騰了起來，許葉將五花肉撈出瀝乾後，又將鍋裡的水倒

了並洗了遍鍋。 
鍋裡的水分蒸發後，許葉將灶臺裡的柴抽出了一部分才開始煎五花肉。 
她將右手背在身後，生怕自己忍不住用了右手將鍋底捅穿了，只能笨拙地用左手

翻肉。 
要燉五花肉，先稍稍煎出一些油來才比較好吃。 
許葉給鍋裡的肉翻著面，圓底的大鐵鍋不如現代的平底鍋好用，她翻得勤快，以

免煎焦。 
鍋裡的油越來越多，黃澄澄的冒著小泡泡，許葉盛出了一部分油，又丟了幾個乾

辣椒下去，加了點醬油和水下去燉。 
一旁灶裡的飯也咕嚕咕嚕地翻騰起來，肉香和飯香交織著，香氣裊裊地順著窗子

飄了出去。 
房間裡的景時玖放下了手裡的筆，將寫滿字跡的紙吹了吹，放進盒子裡才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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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從賀東家送信回來的景澤安吸吸鼻子，摸了摸肚子。 
門口的石婆婆空茫的眼神往院裡掃了掃，又面無表情地收回了視線，將拐杖往地

上敲了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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